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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银川市委书记 崔 波

2005年 6月，《现代生活报》对《黄河文学》签约作家进行报道，

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新银军” 的概念。 2008年 3月， 在《黄河文学》

创刊 100 期之际， 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 最权威的官方网

站———中国作家网推出了《黄河文学》专题， 并正式提出了“文学

银军” 概念。 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

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能称为“军” 的， 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 其次要有战斗力， 第

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文学银军” 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

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 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

现象。 近年来， 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 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

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 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 在全国影响力

不断增强， 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 郭文斌短篇小说《吉祥

如意》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在“文学银军” 的冲

锋下， 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 通过“文学银军” 及其作品， 越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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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 认识了银川， 乃至喜欢上了银川。

为“文学银军” 的形成和崛起， 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黄河文学》

作出了突出贡献。 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 青年作家方面， 他们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黄河文学》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

成功， 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 当然， “文学银军” 不是突然间

形成的， 有其历史渊源。 长久以来， 在银川这片土地上， 一批又一批

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 在不停地艰难跋涉， 在孜孜不倦地创作， 其

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 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

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 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

基础、 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才使银川

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 肯定是和这个地方

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首府， 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 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

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 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 文化

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 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为

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 为“文学

银军” 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 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

银川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 都反映了

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 我们正处在一

个伟大的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创造出了震撼

世界的奇迹； 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

居住、 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 这个时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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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也赋予了文学创作

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 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 我欣喜地看到，

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 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 对人民

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 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

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 这正是“文学银军” 能够形成并具有

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 “文学银军” 丛书的

结集出版， 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 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

“文学银军” 的主力， 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

整体实力。 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 可以进一步

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 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

气象； 也希望“文学银军” 们把握时代脉搏， 紧跟时代步伐， 贴近

实际，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 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

力作， 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

2008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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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红色的韩银梅

陈继明

银梅长期在基层银行工作， 学历也不算高， 却始终热衷

写作， 勤勤恳恳， 一路写来， 继成为银川市文联专业作家

后， 现在又要出第一本作品集了。 我知道对她来说， 这已经

殊为不易， 殊为可观， 作为朋友， 我首先要向她表示祝贺。

十多年前我忝为银梅老师， 所以接触她的创作比较早。

当时她的文字常常不乏缺憾， 甚至病句和错别字也不少， 却

总是有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和气质， 令人爱不释手。 从

语言上看， 她显然是有独特天赋的。 超出常规的异质的表

达， 和有缺陷的那部分表达， 似乎从正反两方面共同显示着

她的天赋。 从叙述上看， 她讲故事， 轻易就能避开俗套， 自

然而然地带着一种优雅和飘逸。 而且， 她和她的故事之间总

有一种亲和力， 她的故事， 被她讲出来， 总显得真真切切，

血肉丰满。 这是因为， 在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有担待、 有胸

襟、 自然又坦然的女人。 我猜想， 她和她的故事之间的那种

亲和力， 正是源于她和生活之间的亲和力。 她讲故事就是讲

生活。 与其说她在用作家的身份讲故事， 不如说她在用主妇

的身份讲生活。

的确， 银梅的写作， 和生活、 世道、 人心有着密切的关

联， 很多故事， 现实感很强， 不温不火地表述着对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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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关切， 况味十足， 气息醇厚， 她不多的几个中篇小说，

篇篇如此。《长命百岁》《晚秋》《我厮守的终结》 等， 都是取

材于当下的故事， 对现阶段的世道人心都有别致迷人的描

绘。 宁夏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 无论反映生活的深度， 还是

细节的丰盈程度， 包括文体的纯熟和完善， 都无出其右。

银梅的短篇小说则和中篇小说又有不同， 和生活的距离

既是近的， 又是远的， 在美学上既是现实主义的， 更是浪漫

主义的， 有些篇什， 堪称精品。《橙味小镇》《舞伴》《洗澡》

《我如营盘钱如水》几个短篇， 我都很喜欢， 我以为， 它们可

以和最好的短篇小说相媲美。 说详细点， 这些短篇小说， 第

一， 显示出作者对短篇小说文体秘密的熟悉。 这一点令我吃

惊， 我还记得她早先文字上的诸多毛病， 但现在已经难得一

见了， 天赋更被成功地保留了下来， 而且天赋之外又长了能

力， 对短篇小说这种尖端的文体把握得如此好， 如此出色。

第二， 银梅的语言， 在写短篇的时候会更漂亮一些， 原来那

种过于反常的表述少了， 也没有陷入古板乏味， 而是成为一

种稳定、 有风致、 轻重适度的语言。 所以， 我提醒读者， 读

韩银梅的短篇， 观察她的语言。 第三， 银梅在写短篇的时

候， 总是显得温情脉脉， 有女作家特有的柔软和细腻， 狠劲

不像写中篇时那么强， 总是近乎本能地用轻柔的笔法写人和

叙事。 我十分喜爱“米红” （《舞伴》 人物） 这个名字， 我觉

得将米色与红色混合起来的米红色， 很能代表银梅短篇小说

的轻柔笔法。 银梅的所有小说里甚至都有一种米红色的温婉

苦涩的光晕， 一种米红色的形而上氛围。

米红色的韩银梅， 加油！

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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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秋

徐老先生在他过七十八岁大寿的时候为了一个钟点女工和老伴

闹翻了。 他们因此离了婚， 这真是鬼使神差， 离婚之前他俩吵架，

吵到高潮时他竟然喊出： 离婚！ 离婚！ 我一天也不想和你过下去了！

老伴一愣， 差点没背过气去， 她套上平时常穿的那件旧了巴叽的褂

子， 拎起她买菜时常提的那个大包说： 离就离， 你老徐今天要是不

离婚你就不是人！ 结果， 他们怒气冲冲、 又莫名其妙地就这么离

了婚。

接下来一个短暂的阶段里两个人都处在云里雾里的状态中， 在

整个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他们自以为头脑清醒， 意识明白。 尽管身边

不断有什么人在提醒着他们， 要冷静啊！ 这么大岁数啦！ 在一块生

活了大半辈子了吧？ 五十八年！ 徐老先生毫不犹豫地说道。 老伴在

余怒未消中又是一愣， 然后就附和着说： 对对， 五十八年。 其实这

五十八年的婚姻可不是徐老先生掐算来的， 年轻的时候他是否惦记

这类的日子他不记得了， 后来呢， 如果不是老伴和女儿张罗着过生

日， 过这个纪念日那个纪念日什么的， 他呢， 简直是浑浑噩噩地打

发着日子。 五十八这个数字就是在那天她们给他过大寿的时候口口

声声地说过了几遍的。 徐老先生当然是不会去算的， 她们说五十八

年就是五十八年， 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不过五十八这个数字还是让

他的心悄然地动了一下。 他记得， 那不是感动， 而是害怕。 他竟然

七十八岁了， 二十岁他们就生活在了一起， 然后……就这么着，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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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五十八年。

钟点工来家半年了， 那是一位比他们女儿还年轻的下岗女工，

淳朴， 能干， 她丈夫常年有病， 靠吃低保度日， 她一个人每天辗转

在四户人家做钟点工供儿子上大学。 这些， 并不是徐老先生自己去

了解来的， 而是老伴在人家来干活的时候问出来的。 钟点工在客厅

干活的时候老伴就在旁边问东问西的， 如果她不问， 她大多是埋头

干活， 并不爱说话。 可是她俩的一问一答总是自然而然地飘进了徐

老先生的耳朵里。 老伴很是同情这位钟点工， 女儿来的时候她也常

与女儿唠叨着她的事， 有时候她会将女儿不穿了的还很新的衣服送

给钟点工， 有时也送给她一些时鲜的吃的东西一定要她带回去。 因

此， 在这场速战速决的离婚中老伴最想不通的是， 她对她这么好，

她怎么能打这样的主意呢？ 不不！ 是他怎么能打一个钟点女工的主

意呢！ 也不看看自己的岁数， 这次可过的是七十八岁的大寿啊！ 这

事要是传出去不给人家笑掉大牙才怪了啊！

徐老先生在和老伴吵得最凶的时候嚷道： 荒唐！ 你这纯粹是污

蔑！ 是造谣！ 是无事生非！ 徐老先生一口气喊出这么多感叹号的时

候脸都绿了， 浑身的肉都在发抖。 老伴也一样， 灰白色的头发微微

颤动， 她用那劳碌了一辈子现在像一节干瘪的香肠那样的手指指着

徐老先生的脸喊道： 那么下流的动作都被我亲眼看见了还死不认账

啊！ 徐老先生一把就打开了老伴的手说： 哪么下流？ 你给我说说看

哪么下流？ 老伴嗓子又提高了八度： 你不下流你拉着人家的手干吗？

人家才四十几岁， 可是比你女儿还小哩， 你老糊涂了你呀！

徐老先生到底拉没拉女钟点工的手， 这之间有没有与钟点工暧

昧过， 他一概不作解释， 总之， 这是他们离婚的导火索。 说实在的，

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还从没有提到过离婚二字， 谁知道到了

晚年， 到了高龄时节， 就在这么一场吵架中就提了， 而且一提就真

的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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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过程后来想起来完全像做梦。 他们甚至没有惊动女儿，

十来天的时间里两个人的配合前所未有的默契， 对于按政策分配给

他俩的财产双方都没有异议， 老两口的家底一共是二十万块人民币

存款和一套百来十平米位置较好的单元楼房。 如果不是离婚， 徐老

先生是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的， 以前发工资的时候他都是一发到

手就回来交给老伴了， 然后老伴给他一些零用钱， 他也不看， 随手

揣进裤兜里就是了。 后来他退了休， 工资卡直接由老伴打理着， 他

知道现在工资卡上每月的退休费是很可观的了， 但具体是多少， 他

却不知道， 这倒不是老伴有意要瞒着他， 而是他根本就不关心。 他

们两人到了这把年纪身体都还不错， 除了老年人常有的腰痛腿痛颈

椎痛这些个毛病， 他们很少住医院。 女儿一家的生活也比较富裕，

不需要他们的接济。 因此， 可以说徐老先生和老伴的晚年生活是令

许多人都很羡慕的了。

财产是这样分配的： 一套住房加上五万元现金是一份， 没有住

房的这一份只有十五万元现金。 但前提是， 不管徐老先生的老伴选

择哪一份， 徐老先生必须以他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承担离异妻

子的生活费用直到终年。 她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这一点， 如果不

是有关部门这样判的， 他倒宁愿让她多得一些。

老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第一份。 她在这个家里操持了一辈子了，

要走也是他走， 是她把他撵走、 把他扫地出门的！ 她倒要让他尝尝，

在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被撵出家门是个啥滋味！ 老伴的内心一直洋溢

着报复的快乐， 活了一辈子了， 她还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痛快。

当时， 也就怪了， 她的内心， 或者说她这个人， 完全沉浸在一种她

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类似探险的行动中。 她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会那

样沉得住气， 像是独自在享受什么似的， 连无话不谈的女儿都没有

告之。

总之， 在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 他们速战速决， 徐老先生

%/晚 /%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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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离开了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家， 搬到了另一条街上的一套公寓

出租房里。

分开的头几天里两个人都没有出门， 也没有闭门思过。 而是双

方都像多年来一直在暗处此刻却突然到了亮处一样， 那种感觉并不

好， 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有什么解放感， 而是有一种被强光刺了

眼睛的不适。 特别是老伴， 这一阶段那种又恨又欣喜又给自己做主

的好感受一下子就没了。 她开始怀疑自己， 开始想象着这一切不过

是一场梦罢了。 但又过了几天， 她惶恐起来， 突然认为自己上当受

骗了， 她感觉到自己孤零零地陷进一个诈骗事件中被洗劫一空。 接

下来她给女儿打电话， 女儿风风火火地赶了来。 她快要五十岁了，

是那种像她母亲一样一眼就望到头了的女人。 她已经很有一些发福，

几分慵懒， 遇事却格外神经质。 她一见她母亲就大惊失色地嚷嚷着：

什么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十来天没见， 母亲简直变了个人， 她神

色凄惶， 六神无主， 平日里还算健康的她一下子又老了好多岁似的！

她看见女儿就呜呜地哭起来了。 但女儿却顾不上怜悯母亲， 她还陷

在这个荒唐的消息里无法自拔。 她在地上走来走去， 一边走一边报

怨着母亲： 你们怎么就能离婚呢？ 你们就不想想你俩多大岁数了？

都一辈子了难道就不怕别人笑话？ 就算是有天塌下来的事也该告诉

我一声呀！ 妈呀您都侍候他一辈子了现在离婚您可吃了大亏了呀！

您这也活了一辈子了怎么到头来傻了哪！ 她母亲的哭声大了起来。

对徐老先生来说， 突然换进了一套新居里也是很不习惯的， 尽

管这是一套装修不错， 有家具， 日常设施很完善的新房子。 但多年

来他几乎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老伴将他的日常生活打理

得很周到， 说实话， 这对一位迟暮的老人来说是很适合的。 经历了

这样一场突变， 他感到很疲惫， 但是不久， 徐老先生就觉得这个环

境也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耳根清静了不少。 这一阶段， 他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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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总是充斥着老伴的聒噪声， 事情到了这一步都是她逼的！ 硬要把

他和钟点女工扯在一起， 试想一下， 人都是有感情的， 你对钟点女

工有同情心难道别人就不能也有？ 你有施舍于人的愿望难道别人就

没有？ 你能够有与人交流的喜悦难道别人就不能有？ 更何况这一切

徐老先生并没有暴露出来， 作为一个男人， 他必须得矜持， 而且，

越老越要矜持。 虽说七十八岁了， 可他一点都不糊涂， 他的所作所

为， 光明磊落！ 他这样想着， 就走到落地窗前拉开了那层薄薄的纱

帘。 他往下望去， 他所处的位置是九楼， 有九霄云外的意味， 是电

梯将他送上这样一个高度的， 那天办理入住手续时办事员如果说九

楼也没有房间了， 而只有十一楼或十五楼， 那他也是要住的。 他已

经打定主意哪怕办事员给他安排到天上他也会义无反顾的。 从这样

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看灯火辉煌的街面， 是很有几分诱人的。 餐厅、

小吃店、 茶楼、 洗衣店、 百货超市、 音像店等等等等， 现在这个时

代， 可以说任何一处居家生活的环境里都囊括了人们所需要的一切。

徐老先生摸了摸自己的兜， 一辈子了， 自己的兜里还从没有装过这

么鼓鼓囊囊的钱呢， 既然有着这么多的钱， 楼下又有着那么多供你

存活的物质， 即使自己被从家里赶了出来， 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么想着， 一缕新生活的曙光在徐老先生的心上闪耀了一下， 又有

了些鸟儿飞向树林的自由感。

其实， 那天过七十八岁大寿的时候还没有要分家的征兆， 徐老

先生对这种事并不很关心， 他甚至对老伴说： 算了算了， 什么大寿

不大寿的， 年年这么折腾一回， 怪累的。 老伴正把一个什么东西从

阳台上往厨房里抱， 她停了脚， 轻蔑地乜了他一眼。 累？ 你还好意

思说累？ 你倒是说说看， 你干了啥啦？ 你是买菜了还是煮饭了还是

刷锅了洗碗啦？ 一件事情都不做还喊累！ 又是这一套！ 徐老先生微

微闭着眼睛， 轻蹙着眉头， 上半身仰在宽大的沙发靠背上。 自己这

番话说过之后他就后悔了， 他就知道， 无论他说什么， 只要话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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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就会招来不满， 由此引发一场喋喋不休的埋怨是经常的事。 老伴

比自己年小五岁， 她站在他面前， 头发灰白， 面容枯槁， 枣核一样

的身体上穿着至少是二十年前那种款式和颜色的衣服。 可是相反，

她对他的穿着却一丝不苟， 就好像他并没有退休， 也没有年老一样。

徐老先生有时候也会悄悄地纳闷， 她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模样

了的呢？ 他偶尔也会扫一眼挂在墙上的几幅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他

和老伴二十几岁时的合影， 那是前几年女儿从旧影集里搜出来又拿

去电脑里翻新了的一张老照片。 徐老先生看着那照片的时候一点也

想不起来当年去照相的情景， 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也似乎根本就不

是他与她。 他们怎么会那么年轻过呢？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老

伴在他眼前唠叨的时候他总是闭着眼睛一声不吭， 偶尔， 一种咸咸

涩涩的滋味会使他睁一个小缝看她一眼。 她的确辛苦， 就凭她这副

样子也会博得别人的同情， 谁都会说她是个操劳了一辈子的人！ 可

是， 谁又不操劳呢？ 徐老先生退休之前在大学里当教授， 是他的操

劳使得这个家很殷实， 特别是现在， 到了这把年龄， 他们住着宽敞

的大房子， 丰衣足食的。 这不， 半年前女儿又给他们领来了个钟

点工。

当然说到底， 不仅是老伴变成了这种样子， 他自己的变化也是

非常之大的， 特别是到了七十八岁大寿的那天早上， 他在卫生间冲

罢澡， 就换上老伴已替他熨洗过的西装背带裤和白色衬衣， 尽管他

是那样整洁， 可镜子里的人毕竟是个耄耋老人， 他的头发也白了，

而且白的很彻底， 他平时喜欢戴一顶有沿的白色帽子， 每每外出散

步， 他也一定戴上自己那款深色的石头眼镜。 但这些装备并不能掩

饰他额角、 面颊以及手背胳膊上的老人斑。 当然不能， 老人就是老

人， 他是不屑于去掩饰什么的。

母亲哭了一通之后， 渐渐地停了下来， 事已至此， 女儿除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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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当初雇个钟点工的主意就是她出的。 她在一

边唉声叹气， 怎么也没想到父亲老到这把年纪又闹起了什么黄昏恋

来！ 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人情味儿， 他似乎是个不善于儿女

情长的人。 可母亲声声泪字字忿的样子可不是装出来的。 见母亲稍

稍好点了， 女儿就又对她说： 事情既然都闹成了这样， 那你俩分开

一段也好， 毕竟这么大岁数了， 谁又能离开谁呢！ 但母亲却说： 我

想不通！ 我侍候了他五十八年了哇， 他、 他就为了个钟点工跟我离

了婚， 而且说离就离，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女儿说： 我还是不相

信， 那个女工就算是图一头也图不到一个八十岁老头子的身上， 况

且爸爸又不管钱， 他拿啥和她好呢？ 这句话又提醒了母亲， 想到他

现在可是个又自由又有钱的人了， 他搬出去后可以和钟点工名正言

顺地来往了， 他可以雇她给他干活， 也可以给她钱， 想怎么给就怎

么给……这么一想肠子都要悔断了。 不行！ 我辛辛苦苦侍候了他一

辈子， 想当初， 多少人尊敬她， 亲切地称呼她师母啊， 可怎么着到

头来就不如个钟点女工啦？

大寿的那天早上， 女儿一个人拎着礼品和一束鲜花来了。 女婿

正逢出差， 孙子在外地上大学。 因此， 这个特殊的日子其实还是惯

常的一种生活， 只不过多添了几样菜增加了几多忙碌罢了。 徐老先

生退休的头些年里遇到这种时候总是会收到一些学生们从不同方位

寄来的礼物， 可他感动之余会板起面孔告诫这些学生： 下一次绝不

可以这样了。 所以， 鲜花在他们晚年的生活里不多出现了， 特别是

由女儿亲自带来的， 似乎这是第一次。 这让徐老先生有了一点异样

的感受。 可女儿并没有特别的表示， 她比较别扭地说了一声： 爸生

日好！ 就把鲜花也像拎一捆蔬菜一样和别的东西一股脑提去了厨房。

女儿如今也不年轻了， 无论外貌还是性格都不像他。 他当然不愿意

评判自己的女儿， 但他还是暗暗地遗憾过， 一个女孩子， 真不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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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地显示出万事皆休的样子！ 他和她的关系， 不知为什么， 他们彼

此都比较拘谨， 一直都那样。 他和老伴结婚很早， 但迟迟没有孩子，

直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总算生了这个女儿， 而且生过她之后， 老伴

就再也没有怀孕过。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缺乏那种父女间的亲

密感， 他有的时候也幻想， 也很渴望一个小女孩子嫩嫩白白的小手

小嘴在他脸上脖子上亲昵依偎的感受， 可他女儿的性格和她母亲一

样， 沉默死板。 一旦活跃起来又让人受不了。 她们和他， 其实是很

不一样的， 也很少懂得对方， 但却是要相厮相守一辈子的人。 大寿

的前一天他又听见老伴在电话里对女儿说他们老两口已经在一起生

活了五十八年了， 可老伴却骂他是副“死羊眼”， 连个起码的人缘也

没有。 七十八岁的生日， 五十八年的婚姻， 这都是些什么概念呢？

对一个人来说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可老伴前些天就开始张罗他的这

次大寿了， 她盯着他问过好几次， 搞不搞宴请？ 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搞！ 老伴也是上了年纪以后变得话多了起来。 通常他并不敢随便

引起她的话源， 那常常会一发不可收拾， 鸡毛蒜皮之事一阵一阵袭

击着他的脑瓜仁儿， 躲都躲不掉。 她说的时候他完全沉默， 由着她

的性子来。 可一旦他发话了那是很有威严的， 就两个字———不

搞———也是起作用的。

女儿与她母亲倒是很有共同语言，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

候， 母女俩能从头说到底， 徐老先生就被彻底孤立了起来。 她们有

的时候也会征求他的意见并能想办法要他妥协， 比如说买墓地那样

的大事情。 关于买墓地的事老伴和女儿足足折腾了有半年的时间，

女儿要出钱给老两口买墓地， 那个阶段她打着出租车拉着老两口前

后去了几处陵园看环境， 每到一处老伴都显得格外亢奋， 她们问他

好不好， 喜欢不喜欢， 好像他们前来看的不是陵墓而是新房。 徐老

先生又是那样， 微微地皱着眉头， 一言不发。 他原本是被勉强来的，

如果他不来， 会扫了母女俩的兴， 她们不会让他消停的。

158



徐老先生对于“身后” 的事有他自己一贯的想法， 他甚至在十

年前就写好了一份遗嘱， 遗嘱的大致意思是说， 他要求死后火化，

骨灰撒在江河水里。 当然他只把这份遗嘱锁在他书桌的某个抽屉里，

老伴要是知道了他不愿意在百年之后与她合葬地下， 那不知会惹出

多少麻烦来。 那个时候老伴还没对这件事发生兴趣， 她做梦都没想

到徐老先生会在抽屉里锁起那么一张纸。 她们以为他忌讳这件事，

老伴就率先开导起他来： 人嘛， 到头来哪个不走这一步？ 更何况是

咱们这把年纪了， 怕也没有用！ 这墓地其实就是咱们的新房， 女儿

有这个孝心尽这个孝道咱们该高兴才是啊。 女儿也在一旁说： 这墓

地现在涨价很快的， 早买早好， 我那些同事朋友买早的都省了不少

钱， 总之人嘛， 是要面对现实的！ 徐老先生却说： 人活了一辈子离

不开那百十来平米的房子， 死了却还要压进这么个尺见方的水泥坑

里， 我不要。 老伴眼睛一下睁大了： 你不要？ 风景这么好、 这么阔

气的地方你都不要？ 那你还想要什么？！ 再说了， 钱又不要你掏是女

儿掏你还不满意吗？ 徐老先生一副不可理喻的样子， 她们没法理解

他说的那不是钱的问题， 墓地的价格一路飙升， 那不是钱的事是什

么事呢？ 总之那件事她们纠缠有了半年之久， 徐老先生不得不投了

降， 墓地终于买了下来。

但是过“寿” 的事远没“墓地” 的事重要， 自从过了六十岁大

寿， 就开始年年都过寿， 可买墓地的事只有一次。 既然徐老先生在

大事情上都做出了让步， 那么在小事上自己就不能太计较了， 这一

点老伴认为自己是拎得清的！ 因此， 他不让搞宴请， 她也只有妥协

了。 其实她是很喜欢请上许多亲朋好友到饭店好好热闹一番的。 居

民楼里常常有这样的节目， 那是很风光的， 特别是自徐老先生退休

后家里年年被居委会评为和睦家庭， 对老伴来说， 那也是很风光的

事。 但老头子一提宴请的事就大为光火， 他这个人太死板了， 也太

古怪了， 对于年年过寿的事也不知为何会那样反感， 说起这个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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